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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这节由我来主持，大家看到的日程表上，本来是由

陆志安教授主持的，但是他下午有安排不能来。因为陆教授

是法学教授，所以会议的组织者找另外的法律学者来主持，

我很荣幸地被选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热衷于规则，比如说

遵循先例、传统，所以今天的讨论也遵循柯比大法官所树立

的先例，谁要发言，请把自己的名牌竖起来。我是北大法学

院的教授，在这之前对性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因此参加这

次会议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好地学习机会，一开始的时候，我

们的组织者告诉大家，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会议。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今天也是里程碑的事件，我

看到了以前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被刻意隐瞒的事情，当然也

是由于研究领域的差异而甚少了解的事情。 因为不再有机会

发言，作为主持人，我得到许可，可以先从一个外行的视角

简要地谈一下自己对于会议主题的看法。中国在涉及到同性

恋或者同性婚问题上面，有非常大的障碍，第一个是家族主

义的社会传统仍然是今天的现实。历史上有“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的说法，不孝的行为很多，比如说没有孩子，没有

人继承地位、姓氏，这是最严重的事项。也许上午有哪位朋

友的发言可能过多强调了在上海的城市里面，让人乐观的景

象，像孙中欣教授在发言中告诉我们上海的情况，上海是中

国的一部分，但却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我们到农村

看看，同性恋者生活在农村，不想要孩子，也不大可能收养



孩子。一个在农村社区里不能繁衍自己后代的结合是会遭遇

极大的社会压力的。 第二个中国非常特殊的问题，在中国我

们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城市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

子，而且国家千方百计减少人口。从减少人口的国策讲，政

府应该非常高兴看到同性的婚姻，因为他们不会再生产孩子

。但是上午的时候葛维宝教授提醒我注意，一个孩子的政策

可能产生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正因为有一个孩子，所以要求

在往下传递自己的家族血脉的热情，其强烈程度会大大加强

。的确，这里会出现国家与家庭或者家族之间的冲突。过去

有五个孩子，一个不传代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孩子

，我相信父母亲属对于孩子的同性恋会产生更大的焦虑。 第

三个中国非常特殊??至少比起美国或者澳大利亚非常特殊??的

一点，我认为文化的多元性不够，更严格地说是主导文化过

于单一。在美国人们可以看到，来自许许多多不同地方种族

的人组成的美国，在中国虽然有新疆、西藏这样的少数民族

地区，但是整个国家绝大多数是汉民族以及由于同化而与汉

民族极其类似的文化，对于不同类型的选择，可能产生更大

的压制。我们这里经常有些人说中国的历史没有欧洲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宗教战争，所以我们在宗教方面是非常宽容的国

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这个说法也许可以质疑

。大家知道，曾经有犹太人在中国长久生活，在河南省的开

封就有犹太人。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还去拜访过

那里的犹太人。犹太人是有自己的语言、独特的宗教信仰，

是很难被同化的信仰群体。但是中国成功把犹太人给同化了

，作为一个独特的血缘及信仰族群的犹太人在中国彻底消失

了。这是否可以反过来说明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不宽容的文化



，我们也许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个异族的入侵者（例如满族

人当皇帝），但是文化上，我们就一定坚持“华夷之辨”，

坚持“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而且这种消除异己的能力是

巨大的。这样的话，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一个人选择一种

非常不同于多数人的行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且也很难

持久。 第四个中国的特殊地方在于中国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欧

洲人曾经经历过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复兴的历史时期，没

有一种神学衬托下对人的价值的反思。宋明儒学的那种“存

天理，灭人欲”虽然在近代以来受到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的

合法性基础却不够坚实和丰厚，至今对于人的正常欲望何以

必须尊重往往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五个中国的特殊原

因在于，这里的政府对于NGO或者是其他类似民间联合起来

的活动一直是有所顾忌，不喜欢任何有组织的民间运动。上

午来自美国的同行告诉我们，在那里同性恋是如何受到宽容

和其他民权组织的支援，他们之间形成的很好的互动，一个

成功了，另一个也一定能够逐渐地走向成功。我们也都非常

希望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能够受到其他群体的鼓励和声援，人

们携手并肩地拓展公民权利的空间。但是，今天看来，这种

联合行动还不大可能出现。寻求公开表达已经是困难重重了

，相互协力就更是难乎其难了。 中国特殊性的第六个方面是

，我们在选举政府方面的民主化进程还处在相当初步的阶段

。民主能够给政府带来一种特殊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制定

某些与传统或民意相冲突的法律。这看起来几乎是一个悖

论??越是由人民选出来、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府，越是能

够做出某些背离民意、使人民不高兴的事。反过来说，越是

其产生与民意无关的政府，越是忌惮民意，不能大刀阔斧地



做某些事情。例如死刑，如果仅仅以民意为依归，也许没有

哪个国家可以废除，然而率先废除的却往往是民主国家。对

于同性恋与同性婚的容忍也可以作如是观。 第七个中国特殊

的地方在于我们在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缺陷。我们的报纸

或者其他大众传媒不能够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这些问题

包括同性恋。虽然《南方周末》曾有过一篇很长的报道，用

正面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一对男“同志”的生活，但这是很

少见的。其他官方报纸就很少触及这样的话题，更不必说对

同性恋作出正面的解说和相关制度的倡导了。由于讨论的空

间很有限，不能把同性恋的讨论变成公众话题，以至于同性

恋问题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中间得到同情的理解。 最后一个

特殊的地方，中国的司法不具有英美国家司法所能够发挥的

那种规则原创力。法院可以通过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解释而创

制一个新的规则，这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下是民权扩展的重要

途径。由于法律解释学上法官握有终局权力，加上法官身份

的严格保障，使得他们可以确立某些与民意有距离的规则。

但是，反观中国司法，我们很难怀有这样的期待。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